阿公的理髮店
    抬望眼，一塊斑黃的招牌，表面蒙上了一層厚塵，好像已歷經了很漫長的歲月。上頭寫著「月臺理髮店」五個字，旁邊附著「50年老店」的字號，老店外觀老舊不引人注目。雖然裡頭的客人不多，但卻是鎮上最繁榮的時代時生意最興隆的理髮店。
    在淳樸的台南鹽水鎮上，有間建築傳統的理髮店，店裡剩下兩位老阿公幫人理髮，他們神情專注，仔細地用那雙巧手為人理出斬新的面容，而這間理髮店為什麼只剩下兩位老者呢？其實這間理髮店本來有四位親兄弟共同經營，其中排行老三的，就是我的阿公。
    阿公和其他的兄弟原家鄉在大陸福州，後來隨著國民政府來台，來台時他們還很年幼，跟著家族定居在鹽水，並上小學唸書。

    直到小學畢業時，家中的經濟環境不足以讓阿公和他的兄弟繼續念至中學，後來他們跟著鎮上的剃頭師學藝，久了學出心得後，到了成年時，他們創立了鎮上第一間男士理髮店。
    早些年，差不多六O年代的時候，臺灣經濟起飛，鎮上從清領時期一直到民國六十年間都是一個經濟重鎮，繁榮的氣象盛極一時。六O年代時，台灣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，讓每個學子都有受教育的機會。以前的中小學生都有髮禁，男生的頭髮只能留平頭，所以每每到了學校要儀容檢查的時候，店裡的生意好到大排長龍，人滿為患，名氣遠播千里，有些人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找回廬山真面目。
    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。繁榮卻無法跟上時代的變遷，到了八O、九O年代，髮禁漸漸取消後，生意就大不如從前。近年來，年輕的文明走上尖端，許多年輕人追求時尚與自由，髮禁的解除，便有了髮型設計的出現，來店裡理髮的只剩下中老年人，阿公和他的兄弟並沒因時代的無情變化而放棄理念，反而堅持著傳統繼續為鎮上的人服務。
    歲月不饒人，隨著繁榮走向沒落，人也開始凋零，阿公的大哥後來得了老年癡呆症，無法繼續工作，最後的人生在養老院孤獨而終。阿公的二哥因為騎車不慎摔傷，結果半身不遂而需要永久坐輪椅。工作夥伴一個個的離開，留下阿公和他的弟弟，只剩兩個人把這項技術傳承下去。
    在我國小的時候，對髮型不怎麼感興趣，每次回阿公家時，阿公彷彿成了我的專屬理髮師，一直以來都只給阿公理髮，而且每次的髮型都只有平頭，並不會想換剪其它髮型。

    直到上了國中，青春期使我叛逆了許多，我開始排斥平頭的樣子，怕別人譏笑我的頭髮，於是我再也沒讓阿公剪過頭髮。每當頭髮長的時候，我都去髮型設計師的美髮店剪髮，而有時候回阿公家時，阿公都會問：「要不要修一下頭髮?」我總是堅決的說：「不用！我回埔里再剪」，阿公並沒有不高興，他總是笑笑的尊重孫子的意願，不過我看的出來，他內心的哀涼，我更是在每次拒絕他的理髮後感到不孝與後悔。
    直到上了高中，有次回去阿公家，剛好頭髮也長了，我硬著頭皮勉強的走進阿公的理髮店給阿公理髮，店裡的客人稀少，比不上昔年往日的興隆景象。阿公笑笑的問：「要剪什麼頭？」我隨便答了他：「就跟之前一樣平頭。」
    原本我的心情十分複雜，百般不願意給阿公剪頭髮，後來當阿公拿起剃頭刀修剪我的頭髮時，我感覺到阿公的手抖得很嚴重，阿公為了讓手不抖，用雙手緊握剃刀怕一失手就把我的頭髮剪亂。看到阿公為了幫孫子的頭髮修整齊，已是盡了全力，此時我的眼眶已泛紅，淚水感動的流過，剪斷三千煩惱絲，此時此刻煩惱沒有了，心懷著無比的感動，但也懊悔著自從國小畢業後，這麼多年以來，我自己的固執與叛逆，辜負了阿公的一片好心要為我理髮，如今阿公年事已高，體力大不如前，但他依然熱愛工作，依然守在那個屬於他的理髮店。
    走出了理髮店，我又重拾自由的面貌，讓我看見以前我盲目追求時尚的愚蠢，理著這髮型，我走出去便有了自信，何須怕別人的嘲笑呢？

    阿公的理髮店，走過了繁華，也走過了沒落，時代的變遷，衝擊了傳統行業。阿公帶著工作的熱情，走過了一甲子，即使他老了，也要將鎮上的過去說給人回味。
    難得這次放下了以往的強硬態度給阿公理髮，讓我不再排斥傳統，也讓我窺看了理髮店的前世今生，更讓我看見傳統行業傳承的不易。

    誰剪的頭髮最好看？當然是我阿公啦!
